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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 

2018 年考古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 要】：绍兴市宋六陵为北宋徽宗及南宋高宗至度宗等的陵墓所在，后代习称为宋六陵。2018年，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在大范围勘探的基础上，发掘了一号陵园遗址，揭示了该遗址的中轴线建筑布局和垣墙范围，探明了

石藏墓室的具体位置与规模，基本判定该遗址为南宋某座帝陵的上宫或后陵的基址。此次发掘为全面了解南宋帝陵

陵园的整体布局与各陵上下宫的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宋六陵 陵园布局 上下宫 

宋六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富盛镇(图一)，包含了北宋徽宗永祐陵及南宋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

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七座帝陵及昭慈孟皇后等七座祔葬的后陵。元初，杨琏真迦毁陵使墓室及陵园建筑均遭严重破坏，

诸陵寝规制、位次遂混淆不明。明清两代虽有所恢复，但因两宋帝陵奉行的“五音姓利”观已不流行于世，出现了诸多将错就

错的现象。此后，随着近现代生产建设活动的开展，陵园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地表部分基本无存。为了更好地推动宋六陵文物

保护规划的编制，明确保护主体和保护范围，在历时 6 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基础之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于 2018 年正式启动了宋六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发掘对象为原标定的“高宗陵”保护区，暂编为一号陵园(图

二)。经过发掘，基本确定了该陵园的垣墙范围和园内中轴线建筑布局，探明了墓室石藏的具体位置与规模。 

一、发掘经过 

发掘之前，首先搭建了宋六陵田野考古工作网络数据管理系统，通过 RTK 测绘建立了全区域的电子探方系统，将全部发掘

区域纳入到同一坐标体系中进行测绘记录，为考古发掘资料的信息化管理做了充分准备。 

 

图一宋六陵位置示意图 

发掘过程中，采用探方与探沟相结合(图三)的方式，以揭示遗址建筑布局、建筑结构为根本目的，对墓室本体仅止于确认

其位置、规格和保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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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层堆积 

遗址范围内的地表耕土层厚约 0.2米。耕土层下有一层厚薄不均的扰乱堆积，厚度约 0.2～0.6米不等，应是多年来人工、

机耕翻土所致。扰土层内包含大量细碎的砖块、瓦片和陶、瓷器碎片。前期调查过程中，在拢土层内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大型

石构件和砖瓦残件等。由此可见，陵园遗址在此前遭受了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 

扰土层下为陵园的各部分建筑遗迹，包括享殿和龟头殿、门殿、门殿正前方的疑似望柱遗迹、垣墙等。陵园北、东、南三

面垣墙夯土墙基的发现明确了该陵园的具体规模和形制(图四)。 

三、遗迹 

由享殿与龟头殿石藏、门殿、垣墙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图二一号陵园位置图 

 

图三一号陵园探方、探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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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殿与龟头殿石藏 

享殿(2018F1-1)与龟头殿(2018F1-2)台基连为一体，呈“凸”字形布局，位于陵园遗址的中部略偏南处。台基遭严重破坏，

现仅存底部，高度与原室外散水齐平。 

享殿位于南侧，平面呈长方形，台基面宽 15.3、进深 12.1 米。由南往北布列 4 排 12 个磉墩，第一排 4 个、第二排 2个，

第三排 4个，第四排 2个。磉墩边长约 1.6～1.8米，第四排 2个磉墩较小，边长约为 1.3米。据此推测，其上原有建筑为三开

间格局。明间柱心距约为 5.2 米，两次间柱心距约 3.7～3.9 米，进深方向柱心距为 3.0～3.2 米。磉墩仅存最底层，由瓦砾与

黄土混夯，表面夹有大块石料，其上部分均已不存(图五)。 

龟头殿遗迹位于享殿北侧居中位置，面宽 10.7、进深 7 米。石藏(墓室)即位于龟头殿正下方，平面近方形，边长约 9 米，

南部伸入享殿殿基北边缘。墓圹西南角露出一石板。石板上部高出地表约 0.6 米，尚有部分埋于土中。与其处于同一平面的石

板均已不存。石板与坑壁间还夹有一层致密的夯土，根据石板上保存的卯孔判断，各石板之间应是通过榫卯结构连接。对比 2013

年在其西北面“孟后陵”调查时发现的石圹结构可知，石板应为墓室石壁的一部分，即宋人文献中所称的“石藏子”外椁壁——

擗土石。经进一步钻探，现墓口至墓底最深约 2.5 米，墓圹四壁下部仍保存相当数量的石板构件。龟头殿基础范围之内，未发

现任何柱网迹象。 

在整组享殿与龟头殿“凸”字形台基的外围，以青砖错缝平铺成散水，宽约 1.2米，环绕一周。单砖长 29、宽 14、厚 5厘

米。散水整体破坏较为严重，仅北、东、南三边局部保存较好(图六)，清晰地界定了整组建筑的外部轮廓。同时，享殿南侧散

水正中央未闭合，缺口宽度约 3.6米。据发现的零碎石块推断，居中位置原来或为石砌台阶，今破坏无存。 

2.门殿 

门殿基址位于享殿基址南面，间距 7.9米。台基平面呈长方形，面宽 14.4、进深 8米，东西两端与南垣墙相连(图七、八)。

基址也遭到严重破坏，最高处残高约 0.8 米，为黄土与碎砖瓦分层夯筑，剖面上三层黄土与两层碎瓦砾混夯痕迹清晰可见。基

址上东西向均匀分布 4个不规则长方形柱坑，坑内均有若干被砸碎的石构件和砖块，应为磉墩遗迹。4个柱坑中线之间的距离分

别为 3.515、3.890、3.812米。据此推测，门殿形制应为三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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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一号陵园平、剖面图 

殿基四周亦铺青砖散水，保存状况较好。散水被南垣墙分隔为内外两部分，墙外的南半部明显宽于墙内的北半部。散水后

檐平均宽度 0.96、前檐 1.31、前檐两侧 1.22 米。散水与台基之间的间隙约 0.6 米，推测原夯土层外侧以砖石包裹台基，因砖

石结构已遭破坏，现仅存空隙(图九)。紧贴散水南侧西段(门外)残存部分砖铺地面，由中部向西端收缩，略呈弧面三角形，具

体形制及功能不明(图一〇)。门殿南、北两侧散水正中央均未闭合，北侧缺口宽 4.15、南侧宽 4.48米。同时，在门殿外中部东

侧紧贴散水处，保存一个方形石础，边长 0.58、厚约 0.3 米，应为正门台阶垂带附件。据此推断，南北两侧居中位置原来应为

石砌台阶，均已破坏无存。 

石础往南，有一条东西向道路，宽近 1米，与南垣墙基本平行，残存局部砖铺地面。路面正中也有一缺口，间距约 4.5米。

路的南北两侧，各有一组东西排列的柱洞，直径 0.42～0.6 米不等，北侧一组较大，南侧较小，推测为正门前望柱或相关遗迹

的柱础。道路正中的缺口，与享殿、门殿正中推测为石台阶的位置处于同一轴线上，可能为中轴线上的石板路面。惜相关遗迹

遭到了破坏。 

3.垣墙 

陵园垣墙此次共发掘北、东、南三面，东墙全部揭露，南、北墙基本平行，北墙与东墙形成一个约 94度的夹角。东墙夯土

墙体全长约 57.5、厚约 0.98米(图一一)。北墙已发掘部分长 53、南墙东段全长 22、西段发掘长度 4.8 米。西墙因叠压在现代

道路之下，暂未发掘。垣墙包括基槽、夯土墙体、外侧包砖三部分。基槽宽 2、深 0.6米，底部有碎瓦砾铺垫层。夯土墙体露出

基槽以上部分残高约 0.2～0.4米。墙体的包砖绝大部分已遭破坏，仅内、外两侧局部位置尚零星保存。单砖长 30、宽 9、厚 4.5

厘米，可知墙体厚度基本保持原样。 

 

图五享殿与龟头殿基址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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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享殿与龟头殿东侧转角散水 

 

图七门殿基址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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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门殿与南垣墙东段 

 

图九门殿东南角散水与夯土基址 

四、遗物 

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瓦饰，均为泥质灰陶，模制。因扰动破坏，绝大部分构件残碎

严重，且脱离原生层。 

1.筒瓦 

可分为带舌筒瓦和带当筒瓦 2类。 

带舌筒瓦标本 2018TG3①:2，瓦身横截面近半圆形，残长 14.5、宽 13.3 厘米。中前部镂一方孔，应为瓦钉卯孔，边长 1.5

厘米。瓦舌长 3.6、宽 9.5厘米。内侧遍布麻布纹(图一二，2)。 

带当筒瓦标本 2018TG3①:4，瓦身残长 12、宽 13.1厘米。当面圆形，内饰大朵菊花纹，外廓略微凸起，直径 12.5、厚 1.4

厘米(图一二，3；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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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当 

可分为莲瓣纹瓦当和花卉纹瓦当 2类。 

莲瓣纹瓦当有大小间错的 12或 14瓣莲纹，亦有大小一致的 8瓣莲纹。当面圆形，修整不甚规范。外廓与花瓣均隆起较高，

中为圆形莲蓬，分布 6 粒或 7 粒莲子。标本 S2E1T0704①:1，直径 12.9、厚 1.4厘米(图一三，1)；标本 S2E1T0704①:2，直径

13、厚 1.5 厘米(图一三，2)；标本 S3E1T0406①:4，直径 14、厚 1.7 厘米(图一三，3；图一五)；标本 S3E1T0406①:2，直径

13.8、厚 1.4厘米(图一三，4)。 

花卉纹瓦当花卉主要为菊花、牡丹等。外廓略微隆起，当面纹饰多数较为浅、平。标本 S3E1T0205①:1，直径 12.6、厚 1.6

厘米(图一三，9；图一六)；标本 2018TG2①:1，直径 9.2、厚 1.2厘米(图一三，5)；标本 2018TG3①:6，直径 12.6、厚 1.3厘

米(图一三，7)；标本 S3E1T0406①:1，直径 12.6、厚 1.4 厘米(图一三，6)；标本 S3E1T0406①:3，直径 12.6、厚 1.5 厘米，

当面花卉模印较深，呈现高浮雕效果(图一三，8；图一七)；标本 2018TG3①:5，直径 12、厚 1厘米(图一三，10；图一八)。 

 

图一〇门殿西段南侧散水外铺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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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东垣墙基址 

 

图一二一号陵园遗址出土筒瓦、板瓦、瓦饰 

1、4.板瓦（S3E1T0104(1):4、S2E1T1006(1):1)2、3.筒瓦（2018TG3(1):2、4)5～9.瓦饰（2018TG3(1):1、S3E1T0105(2):3、

2018TG3(1):3、S3E1T0105(2):1、S3E1T0105(2):2) 

 

图一三一号陵园遗址出土瓦当 

1～4.莲瓣纹瓦当（S2E1T0704(1):1、S2E1T0704(1):2、S3E1T0406(1):4、S3E1T0406(1):2)5～10.花卉纹瓦当（2018TG2(1):1、

S3E1T0406(1):1、2018TG3(1):6、S3E1T0406(1):3、S3E1T0205(1):1、2018TG3(1):5) 

3.板瓦 

可分为檐头板瓦与非檐头板瓦 2类。 

檐头板瓦标本 S2E1T1006①:1，宽 21、残长 6.6厘米。瓦头饰一层缠绕带纹和一层大波浪纹(图一二，4；图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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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檐头板瓦标本 S3E1T0104①：4，宽 24.5、残长 18.5厘米，光素无纹饰(图一二，1)。 

 

图一四筒瓦（2018TG3(1):4) 

 

图一五瓦当（S3E1T04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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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瓦当（S3E1T0205(1):1) 

 

图一七瓦当（S3E1T0406(1):3) 

 

图一八瓦当（2018TG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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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板瓦（S2E1T1006(1):1) 

 

图二〇瓦饰（2018TG3(1):1) 

 

图二一瓦饰（S3E1T0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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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瓦饰（2018TG3(1):3) 

4.瓦饰 

可分为迦陵频伽瓦饰和滴当火珠瓦饰 2类。 

迦陵频伽瓦饰在宋六陵区域调查过程中偶有发现，本次发掘过程中，可辨识的仅有 1件。标本 2018TG3①:1，瓦当顶部饰件，

仅存头部，高 11.2、宽 5.1厘米。长圆脸，呈微笑状，头戴宽面高冠，冠面满饰卷云及花草纹，冠后似有中带垂肩(图一二，5；

图二〇)。 

滴当火珠瓦饰数量较多，上部两面模印火焰纹，中有宝珠，下部为束腰覆莲底座，腹部中空。基本结构相同，体量无太大

差别。不过，上部的火焰纹样式较多，以卷曲勾云纹形成各种组合，间有少数纯粹几何纹组合构图。标本 S3E1T0105②:1，高

11.8、底径 5.9厘米(图一二，8；图二一)；标本 S3E1T0105②:2，高 12.6、底径 5.8厘米(图一二，9)；标本 S3E1T0105②:3，

高 10.9、底径 3.8厘米(图一二，6)；标本 S2018TG3①:3，残高 10.2、底径 4.9厘米(图一二，7；图二二)。 

四、结语 

据南宋周必大《思陵录》记载，南宋帝陵为分离式的上、下宫布局。上宫为陵寝所在，中轴线主体建筑由外往里依次为棂

星门、门殿、享殿、龟头殿、龟头皇堂石藏子。此外，还有外篱寨、里篱砖墙、火窑子和土地庙等。下宫又称神御殿，为日常

享祭的场所，设有棂星门、门殿、火窑子、前殿、后殿、东西两廊、神厨、换衣厅、神游亭等。上、下宫之外，还有“神围”，

即界墙
[1]
。而上宫龟头殿下的“皇堂石藏子”即陵园核心——主墓室所在。“攒宫石藏，利害至重……谨别彩画石藏图子一本，

兼照得厢壁离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虽工力倍增，恐可御湿”，可见主墓室结构应为坚

穴土圹双重石椁墓。墓上无封土，而代之以龟头殿[2]。皇后祔葬于帝陵，减帝陵一等，不分置上、下宫。 

由于发掘范围有限，此次发掘尚不足以完整揭示如此大规模的复杂结构，但通过已发现的龟头殿、墓穴石椁构件、享殿、

门殿和垣墙，已基本揭示出了某帝陵上宫的主体建筑结构。墓穴位于上宫的中心，与北垣墙之间无大型建筑，整体的结构布局

与北宋皇陵的上宫基本一致，只是用龟头殿代替了墓上陵台[3]。由此可知，这实际上是一座基本遵循北宋帝陵祖制建造的南宋帝

陵上宫或后陵。 

除了帝陵上宫(或后陵)建筑结构之外，墓地的选择、各帝陵间的昭穆位次关系
[4]
、上下宫的配列方式、陵园规制的演变过程，

也都是我们在工作中予以关注的要点。北宋帝陵严守“五音姓利”原则，以赵姓所属的“角音大利向”为基本建设思想，时称

“国音姓利”[5]。这一理念在宋室南渡后，被刻舟求剑地应用在了地理环境迥异的南方丘陵地区。根据《宋会要》等官方文献记

载可知，这一理念在昭慈皇后攒宫、徽宗永祐陵、高宗永思陵营造时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但已逐渐举步维艰。在由“角音大

利向”到“角音小利向”这个 180 度大转身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当不止于南北方两种风水观念的转化与一个王朝的最

高礼制逐步地域化的过程，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更值得我们去探索。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为探索南宋帝后陵寝制度的演变轨迹及历时性变化结果提供了重要依据。 

注释： 

[1]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思陵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613-2698. 

[2]徐松.宋会要辑稿：高宗永思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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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宋太祖永昌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33-35. 

[4]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C]//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 3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65-190. 

[5]王洙等撰，毕履道等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五音利宜(第 7卷)[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213-230. 


